近30年广东新发现25种职业病 其中18种为化学中毒
（2015年10月20日 羊城晚报）  
·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李旭东 黄瑞妍）手指变白，神经受损，肌肉萎缩，发病率在50%左右……这是广东在省内首先发现的名叫“手臂振动病”职业病的表现。10月19日，由广东省卫计委主办、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承办的首届广东省职业卫生骨干培训项目举行开学仪式，该项目旨在培养广东省职业卫生领军人才。羊城晚报记者从仪式上获悉，1988年，广东已新发现正己烷等25种新的职业病，其中18种为有机溶剂化学中毒。
　　广东是工业大省，行业分布以电子、轻工等为主，工业企业超过100万家。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毒有害作业人群数量约为2000万人。2011年-2013年，全省共报告新发职业病1938例，已超过“十一五”期间发病总例数。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院长瞿鸿鹰指出，广东省新的严重职业病危害行业不断出现，宝石加工、集装箱制造行业的尘肺病，电子、五金、箱包制造行业的有机溶剂中毒，高尔夫产品制造的手臂振动病等“登堂入室”，成为近年职业病“大家庭”的主要成员。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副院长陈嘉斌指出，广东省职业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与广大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职业卫生事业发展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据统计，全省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仅3156人，每万劳动力人口仅有0.4人，远低于1人/万的WHO建议配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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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十年来每年新发职业病均超4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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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不见血”的职业病悲剧,伴随着近年来制造业的高速发展而急剧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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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可以潜伏30年,科学防治很关键。
[bookmark: _GoBack] 南方日报12月22日报道 瘦弱的叶碧琼最近终于有了笑容:苯中毒的她,接到了佛山市顺德区的工伤赔偿通知。
       叶碧琼原来是顺德一家包装公司的女工,离职后才确诊患上职业病,但当地社保部门不同意受理她的工伤保险申请。因为她已经离职了。
       转机发生在近日: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正式发文,明确职工在离开职业病发生单位两年内,被诊断鉴定为患职业病的,应当受理并作出工伤认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或用人单位支付费用。
       这个新规定的出台,是由职业病防治专家、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院长黄汉林牵头给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写的一封信而促成的。
       18岁外来女工上班27天就中毒
       入厂后的第27天,睡到半夜的阳艳突感头晕,全身抽搐猛拍床板。被惊醒的同事迅速把她送入当地镇医院,却无法查出病因
       指着膝盖上的书,阳艳抬起的手一直在抖,但就是够不着。
       这个20岁的四川南充女孩扎着马尾,颤抖着坐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510病房里。吃饭要喂,头发要妈妈梳,连上厕所也要妈妈帮忙。
       但翻开照片,18岁之前的阳艳,俊秀活泼,爱打羽毛球,考上了职业院校。
       噩梦从2008年春节后开始。父亲在昆明受了工伤,腰上放了钢板,无法供她读书。她只能辍学跟随亲戚到一家皮鞋厂,她的工作就是就用黏胶将鞋垫粘合到鞋中。
       “闻到很重的胶气味”,但是鞋厂并没有发口罩和手套。她只知道每粘10双鞋可获0.28元的报酬,却不知黏胶中含有致命的有机溶剂二氯乙烷。
       2008年3月7日凌晨,就在入厂后的第27天,睡到半夜的阳艳突感头晕,全身抽搐猛拍床板。被惊醒的同事迅速把她送入当地镇医院,无法查出病因,被以“不明脑损伤”的诊断一级级转送到上级医院,最后转诊到广州的阳艳已昏迷了8天。
            两年多的青春,就在灰白的病房里无声无息地流过。康复阶段的阳艳外表基本和常人无异,但不断颤抖的身体提示着,她的中枢神经系统受到过不可逆的损伤。
       阳艳的母亲卿正华介绍,孩子被认定为五级伤残,扶着也只能走几百米距离的路,双手则仍无力抓起东西,“刚清醒过来的时候她连我都不认识,我就想着,可能要照顾她一辈子了”。
       疾病责任已经认定:厂房使用含有二氯乙烷的黏剂,没有做好良好的通风和防护措施,才导致悲剧的发生。
       但追讨赔偿的道路还没漫长。两年多的住院费已达10多万元,但工厂一直推脱,至今仅给过3万多元的生活和医疗费。去年打官司,但工厂至今没赔钱。
       13年新发现17种职业病
       制作皮鞋“苯中毒”引发白血病、珠宝加工不戴口罩导致“矽肺”、五金电镀工使用有机溶剂引发“药疹性皮炎”死亡……这些“杀人不见血”的职业病悲剧,伴随着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而急剧增多。
       在业内人士眼里,职业病有“白伤”之称。这“白”是相对于安全事故的“红”而言,而“白伤”的痛苦和危害常常比“红伤”更刺人。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院长黄汉林说,职业病具有隐匿性、迟发性等特点,其危害往往被忽视。所以,卫生部部长陈竺形象地称职业病是“没有挤破的脓包”,“肯定会暴露出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工人经常不可避免要接触到职业性有害因素,很容易引起职业病。”黄汉林举例说,开矿、陶瓷加工会因长期接触矽粉尘而得矽肺病；冶炼、生产铅制品的人容易铅中毒；和油漆、制鞋打交道的人易得苯中毒。一旦发病就很难治愈。
       据广东省卫生厅披露,当前广东职业病防治形势严峻,职业病高发的态势未能得到有效遏制。2000年来,全省每年新发职业病病例均超过400例,其中尘肺病和隐性中毒病例相当突出。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全省职工2000多万人,其中接触有毒有害因素职工540多万人。电子、轻工、机械、化工、冶金、建材、陶瓷等行业的粉尘、噪声、高温、化学品、放射线危害问题成为防治重点。
       黄汉林说,上世纪60年代初,广东职业病主要是稻田皮炎,70年代是有机磷农药中毒。80年代到90年代广东的职业病以尘肺病为主,90年代后是尘肺病与中毒平分秋色。“从去年、今年来看,变成了尘肺、中毒、噪音及振动引起的职业病三足鼎立。”
       从1998年以来,广东新发现了17种职业病。省职业病防治院采取现场、毒理、临床相结合模式,新发现了正己烷、五氧化二钒、二氯乙烷、氟苯酚、三氯甲烷、醋酸乙烯酯、三氯乙烯、有机锡、磷酸三甲苯酯、二甲基甲酰胺、砷化氢、乙硫醇中毒等17种,其中9种在国内首次发现。
       “这17种中有两种是今年新发现的职业病,包括铬鼻病和职业性甲醇中毒。”黄汉林说,像铬鼻病已经收治五六例病例了。金属铬对鼻子的腐蚀造成了鼻子糜烂,长期可造成毁容。而职业性甲醇中毒,“以前多是因为老百姓喝了假酒,现在则是炼油厂等化工企业的工人吸入浓度很高的甲醇造成中毒。”
       如今新的产业潜伏着新的职业病危害。但是一种新发生的职业病从受害者出现到列入国家的职业病名单走的路程相当漫长。黄汉林称,1988年广东就发现正己烷病例,但是正己烷的国家标准到了2002年才制订出来,三氯乙烯职业病病例也是80年代发现,到2007年标准才出炉。标准出炉后,该种类职业病病人才有了明确诊断的依据。
       鉴定难,病在多头管理
       职业病诊断难,“病在管理体制”。简单来说,现在监管部门多头管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很容易就出漏洞、扯皮
       一年前,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在被法定鉴定机关鉴定为肺结核后,采用“开胸验肺”的方式,证明自己的确患有职业病,并最终在舆论的强力支持下得到60万元赔偿。今年“两会”上,“开胸验肺”问题曾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相关部门也作出了承诺……这似乎意味着职业病鉴定的困局解决有望。
       但事实上,悲剧还在延续。今年6月1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一个故事:在广东打工的唐建友突患急性白血病,因为长期从事喷漆工作,唐建友认为自己得的是职业病,但由于工作单位拒绝出具劳动合同原件,没法做职业病鉴定。在央视播出节目前一天,唐建友病发身亡,至死都没等来那纸鉴定。
       由此,很多人指责“鉴定难”是因为《职业病防治法》有漏洞:劳动者要提交与企业的劳动合同、劳动者的健康监护档案等。而职业病往往是在离职后一段时间发生的,这时候再去找企业开证明,岂不是要企业“自证其罪”?
       “这是一种误解。”作为职业病防治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黄汉林很想澄清:之所以作出这条规定,是因为职业病不仅是一种疾病,还要查明病因。如果不能证明与企业有劳动关系、有接触职业危害的历史,那怎么能说是“职业病”呢?“劳动合同不是硬性要求。其实在工厂的工牌、社保卡,甚至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几个工友的证明都可以。关键在于能证明工人与企业的劳动关系。”
       他觉得,职业病诊断难,“病在管理体制”。简单来说,现在监管部门多头管理,就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很容易就出漏洞、扯皮。
       过去,职业病防治由卫生部门管,职业病防治院提供技术、治疗,还曾有监督权。但2003年中央编办下文,把卫生部承担的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和事故处理职责划到安监局。但安监系统既没有职业病防治管理人员,也缺乏技术队伍的支撑,所以很难接管。有的省虽下发了职能调整的文件,但卫生部门的监管职能交不出。
       南方日报记者了解到,这7年来广东的监管职能也在摇摆,曾经划给安监,后来又给回卫生,但去年又给回安监。这种荡秋千式地来回折腾,导致管理空当。而职业病防治机构也在上面的摇摆中,失去了现场调查取证的监督权,只负责技术鉴定。
       “以前我们每一例都是去现场取证,效率很高。”黄汉林说,1998年有一个江西女工回家后查出重度再生障碍性贫血,她看到报纸,怀疑自己是在东莞打工刷胶水时得病,于是给黄汉林写信。“我那天午饭前接到信,下午一上班就带队去东莞那家工厂调查。很快就查明,确是正己烷中毒。为女工讨回公道,还让工厂整改,保护了一批工人。”
       但现在,生产场所的监督权在安监部门,职防专家基本不到现场调查取证了,只能依靠当地的卫生监督等部门去调取工厂的资料,作为鉴定的依据。这样三转四转,效率很低,鉴定自然难了。
       专家们呼吁,要理顺监管体制。“职业病防治应该是一条完整的链条,一竿子插到底,不应该多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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